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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0.11.12 臺東縣 110 國中小班際大隊接力】 
 

    
 

【110.11.13 – 14 臺東縣中小學田徑對抗賽】 
 

    
 

    
 

【110.11.14 臺東縣主委盃排球錦標賽  亞軍】 
 

    

2020-11-26  by 周彥君 臨床心理師 (親子天下) 

 

「霸凌」的定義應該擴展為「對他人

施予違反其意願之行為」。於是揪眾打人是

霸凌、幫別人取他自己不喜歡的綽號是霸凌、開

了一個令對方不開心的玩笑是霸凌、鼓吹他人

排拒某人是霸凌、硬要跟人交換玩玩具也是霸

凌.. 

他是一個二十歲的男性，因為每天花在洗

手、沐浴、清潔的時間長達數小時而被診斷為強

迫症，「我國中的時候跟幾個男生用空書包套住

一個同學的頭，然後在他身上亂敲亂打，說是要

驅鬼，看他在那裡慌張的掙扎，就覺得很好笑…

然後整個國中常常在做類似的事…有的還更過

分…脫他褲子或關廁所之類的，現在覺得那真是

太惡毒了…所以我現在生病是一種報應。」 

˙霸凌：對他人施予違反意願之行為 

邱獻輝(2012)教授在「霸凌者的心理需求

與諮商介入」一文中提及，霸凌者之所以成為霸

凌者，是有其心理需求的。也許是為了(一)追求

樂趣/好玩、(二)希望引起注意或受到同儕歡迎、

(三)因為曾經在家庭或學校遭到類似的對待而

視霸凌為生存法則，並將自身曾經遭受的屈辱

悲憤投射在當前的受害者身上。 

這三個需求是每個人都可能會追求的，並

不非常特別，對吧？！那麼，每個人都有可能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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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霸凌者嗎？我沒有做過進一步研究而不敢給

出肯定的答案，應該是說，我也很不希望答案是

肯定的。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我們進行下

面幾個面向的親職教養，我相信至少可

以避免自己的小孩成為霸凌加害者。 

一.同理心教育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 

比起教導孩子如何反制霸凌，我覺得更重

要的反而是教導孩子避免成為加害者。沒

有加害者，就沒有受害者。 

我們的社會需要學習更包容每個人的獨特

性、思考拿捏尊重他人及玩笑的界線、父母師

長需要更以身作則地示範同理心。比如說，

當我們注意到某個人的不同特質時，如肥胖、矮

小、衣著不潔、智能障礙或家境貧困等，我們可

以怎麼做呢？我們可以思考看看，如果是你，你

會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？你會希望別人接納包

容而不要對你另眼相看，而這就是我們要教給

小孩的。 

並且當我們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，時刻警

惕自己「如果你不希望別人怎麼對你，你

就不可以那樣對別人」。於是任何只有自己

開心、而對方不開心的都是沒有同理心的行為。 

二、改變權威服從的教養方式 

 如果曾經在家庭、學校目睹或實際遭受類

似對待，而將上對下、強欺弱視為生存法則，並

將他自身曾經感受到的羞辱感受投射在當前的

受害者身上；那身為受害者的加害者，會比

只是單純玩笑開過了頭更難處理。 

 一個在生活中經常遭父母或師長以言語或

肢體責備的孩子，會更容易認同「有力量/有權

勢的人就可以欺壓弱小」的價值觀，他們可能厭

惡面對強權時無能為力的自己，而在霸凌弱者

時替代性地滿足了自己是有價值、有力量的需

求；他們完全不會、也不願意去想受害者的心情，

他們只知道如果不想受害，只能讓自己強壯，甚

至欺壓他人，於是霸凌行為便更容易有持續下

去的理由了。 

三、強化親子溝通，關注孩子人際互動 

 好好與孩子建立良性開放的互動溝通，才

能防範孩子學到扭曲的價值觀。善用這三句話：

「你都跟誰一起玩/互動呀？都一起做些

什麼事啊？你感覺怎麼樣呢？」越了解孩

子的交友情形，就越能早期發現不對勁的互動

關係，在孩子從開玩笑跨越到霸凌之前、或者是

價值觀混淆之前便能及時處理；用引導的方式

與孩子逐步討論他的行為、背後的思考、以及他

內在的需求。當孩子將自己的所作所為思考得

越清楚，他就越不容易盲目行事。 

四、思考亡羊補牢的方法，切勿粉飾太平 

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成了霸凌加害者，你必

須好好與孩子討論他行為的嚴重性，包括

他對自己人格的傷害、對他人心靈的侵害、以及

實際上必須背負的校規處置及法律責任，並讓

他真的負起該負的責任。 

我的臨床經驗中有許多人憑藉著父母的幫

忙閃避了這些責任，其中有些人成為價值觀扭

曲的社會問題；大部分人社會化之後在希望完

全抹去不堪回憶、以及隱約記得自己曾經多麼

惡質之間掙扎；也有一些像我的個案一樣，因為

未曾被妥善處理這些霸凌行為而強烈自責直至

今日。 

「如果可以，我寧願當時老師好

好把我處罰一頓再記一個大過；然

後就算同學最後轉學或是永遠不原

諒我，我也應該要跟他好好道歉的。

事情，真的不是過了就算了」我的個

案充滿懊悔地說。 


